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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太
平
洋
不
拉
斯
島
蔚
藍
色
的
海
底
，
這
裡
原
本
是
一
個
安
謐
平
靜
的

世
界
，
生
活
在
那
裡
的
魚
類
互
不
侵
犯
，
和
平
相
處
。
但
是
在
深
海
的
一
隅

，
有
一
塊
巨
大
的
方
石
，
被
人
稱
為
魔
方
石
。
不
管
什
麼
樣
的
魚
種
，
只
要

游
到
魔
方
石
附
近
，
就
像
染
上
了
一
種
魔
力
，
性
情
大
變
，
常
常
與
其
他
魚

種
發
生
激
烈
衝
突
。
就
連
平
時
最
溫
和
的
魚
，
都
會
變
得
異
常
兇
猛
，
挑
起

一
場
場
血
淋
淋
的
戰
爭
。

到
底
是
什
麼
擾
亂
了
這
些
魚
的
心
智
呢
？
生
物
學
家
通
過
研
究
發
現
，

原
來
魔
方
石
本
身
有
一
種
吸
附
力
，
會
把
一
些
小
魚
吸
附
在
石
壁
上
，
這
些
小
魚
經
過
氧
化
，
會

變
成
一
種
十
分
可
口
的
食
物
。
不
僅
如
此
，
魔
方
石
的
石
縫
裡
有
一
股
股
溫
暖
的
泉
水
湧
出
，
還

藏
有
許
多
的
洞
穴
可
以
做
窩
。
更
神
奇
的
是
石
柱
表
面
還
布
滿
了
一
種
可
以
發
光
的
水
晶
石
，
這

種
水
晶
石
，
對
魚
的
刺
激
很
大
，
可
以
使
它
們
興
奮
起
來
。
也
就
是
說
，
魔
方
石
從
吃
到
住
，
到

精
神
的
需
求
都
一
應
俱
全
。
因
此
魚
兒
們
只
要
游
到
魔
方
石
附
近
，
便
會
產
生
一
種
強
烈
的
佔
有

慾
，
有
的
希
望
在
那
裡
獲
得
一
口
食
吃
，
有
的
希
望
能
居
住
在
魔
方
石
的
洞
穴
裡
，
更
有
甚
者
希

望
把
魔
方
石
永
遠
佔
為
己
有
。
在
利
益
的
驅
使
下
，
魚
們
便
失
去
了
理
智
，
變
得
瘋
狂
兇
殘
，
不

顧
生
死
地
互
相
爭
奪
領
地
。
當
今
世
界
，
紛
繁
複
雜
，
到
處
充
斥
着
像
魔
方
石
這
樣
的
誘
惑
，
功

名
利
祿
、
金
錢
美
色
，
形
形
色
色
，
五
花
八
門
。
這
些
誘
惑
就
像
是
巨
大
的
漩
渦
，
一
旦
靠
近
，

就
會
無
時
不
刻
、
無
所
不
在
地
考
驗
我
們
的
意
志
和
定
力
。
能
不
能
戰
勝
誘
惑
，
坐
懷
不
亂
當
然

值
得
稱
道
，
但
遠
離
誘
惑
更
為
上
策
。

《
清
朝
野
史
大
觀
》
記
載
：
清
道
光
年
間
，
刑
部
大
臣
馮
志
圻
酷
愛
碑
帖
書
面
。
但
他
從
不

在
人
前
提
及
此
好
，
赴
外
地
巡
視
更
是
三
緘
其
口
，
不
吐
露
絲
毫
心
跡
。
一
次
有
位
下
屬
獻
給
他

一
本
宋
搨
碑
帖
，
馮
原
封
不
動
退
回
，
有
人
勸
他
打
開
看
看
無
妨
。
馮
志
圻
說
，
這
種
古
物
乃
稀

世
珍
寶
，
我
一
旦
打
開
，
就
可
能
愛
不
釋
手
，
不
打
開
，
還
可
想
像
它
是
贗
品
，
﹁封
其
心
眼
，

斷
其
誘
惑
，
怎
奈
我
何
？
﹂
我
相
信
這
是
馮
志
圻
的
肺
腑
之
言
，
因
為
絕
大
多
數
人
抵
禦
誘
惑
的

能
力
常
常
是
有
限
的
，
是
很
脆
弱
的
，
他
也
並
不
例
外
。
所
以
他
選
擇
了
戰
勝
誘
惑
最
有
把
握
的

辦
法
—
—
遠
離
誘
惑
。

﹁非
淡
泊
無
以
明
志
，
非
寧
靜
無
以
致
遠
﹂
。
面
對
誘
惑
，
一
不
小
心
我
們
就
會
在
心
裡
起

波
瀾
，
原
來
澄
澈
、
純
淨
、
安
寧
的
內
心
就
會
變
得
喧
嘩
、
浮
躁
和
功
利
，
我
們
就
會
迷
失
方
向

。
只
有
遠
離
誘
惑
，
我
們
才
能
堅
守
心
靈
的
一
方
淨
土
，
凝
神
專
注
，
獨
善
其
身
，
才
能
收

穫
精
彩
的
人
生
！

上午八點半，從上海站一下
火車，我把行李寄存好，就打車
直奔世博園。到了園門口一看，
已是人山人海，好在我早有思想
準備，就耐心地排隊接受安檢。
大約排了一個多小時，進園了，
我就毫不猶豫地朝着沙特館跑去

。到了沙特館前，長隊已排得看不到頭，執勤的武警
拿着喇叭不停地大聲提醒： 「現在排隊進館需要六個
小時！」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來之前，我就知道沙
特館是排隊最長的一個館，最多一天曾排隊九個多小
時才能進館。

沙特館的排隊隊伍大約分成三部分，其一是船形
展館底下的環形隊伍，其二是館外設有遮陽棚的蛇形
區域，其三就是最為壯觀的博成路長龍。既來之，則
排之，沒的說，那就排吧。看看隊伍裡的男女老少，
人家能堅持，我也能堅持。臨時買了個十元錢的小塑
料櫈子，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幾本雜誌，我就打起持久
戰。天氣太熱，濕氣蒸人，不一會兒就熱得我汗流浹
背。想喝水時，這才想起，礦泉水進門時就沒讓帶進
來，只好跟周圍的志願者告假，我翻越欄杆去飲水點
喝水，又順便灌了一大杯回來。再看提示牌，現在進
館需要七小時。不少遊客一看提示牌，就知難而退了
，還有幾個遊客很幽默地和指示牌合影，說是自己就
算是來過了，點到為止，不虛此行。

排到十二點時，肚子餓了，許多遊客拿出帶來的
食品進餐。我來時倉促，什麼也沒帶。幸好排隊通道
邊及時推來了便利店的售貨車，吃的喝的東西還挺齊

全，有麵包、火腿腸、茶雞蛋，還有漢堡、油炸雞翅等，雖然比外邊貴
了不少，還是供不應求，一會兒就賣光了，售貨員不停地打電話催促同
事趕緊送貨。

解決了 「民生」問題，我有了底氣，就又耐心地排起隊來。一開始
，大家還在聊天，東拉西扯的，覺得時間過得很快，排到三、四個小時
後，人睏馬乏，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被太陽曬得昏昏沉沉，非常難受
。這時候，隊伍裡發生騷動，一陣喧嘩，我站起來一看，原來在我前邊
大約二十米的隊伍裡，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中暑暈倒了，被兩個武警戰
士架着往外走。我不由得心裡也犯起嘀咕，我這身體能不能堅持下來呢
，乾脆也撤了吧。再一想，已排了這麼長時間了，要現在放棄那也太可
惜了，還是咬咬牙排吧。我又摸了摸包裡帶的救心丹、清涼油，覺得自
己準備得還是挺充分的，還是排吧。

排到下午兩點多時，我給志願者要了一張 「臨時離開卡」，去了一
趟洗手間。回來時，我轉到了沙特館的東北側的 「綠色通道」，這裡也
排起了長長的隊伍，等待的輪椅已多達上百輛，而坐在輪椅上的絕大多
數都是老人，另外還有十多位孕婦坐在通道邊的石櫈上休息。館方規定
每五分鐘才能放行二輛輪椅。由此推算，排在隊伍末尾的老年遊客要進
入沙特館，至少也需要三個小時，真不知道他們能不能堅持下來。下午
四點半，當我已經疲憊到了極點時，終於完成了這一排隊 「壯舉」，共
排隊六個半小時，創下了我的人生排隊紀錄。進館之後，一股涼氣撲面
而來，頓覺心曠神怡，令人眼花繚亂的特技電影，各種高科技手段的展
示，美不勝收的展品，更讓我大開眼界，大叫過癮，排隊的艱辛疲勞一
掃而光，精神高度亢奮，全部感受就有一個字：值！

每年高考過後，招多少 「狀元」考生，便成了
有些名牌大學的 「門面統計」。根據今年北大披露
的資料，除兩成報考香港高校外，內地六成以上文
理第一名被北大錄取，由此推斷， 「留」給清華的
狀元並不多。而清華也公布，錄取了九成的理科狀
元和三成的文科狀元。顯然，兩校錄取的狀元相加
，比例已遠遠大於百分之百。5＋5＞10，是北大和

清華都不識數，不會做這樣簡單的算術，還是其中有人在故意造假？其
實，搞清楚這些並不重要，看着兩家中國內地名校所報的招 「狀元」考
生之和遠遠大於百分之百，已經讓人覺得好笑了。有這麼一幅漫畫，題
目是 「只有一斤」，說兩人在一起喝酒，總共只有一斤，喝得差不多的
時候，一個說自己喝了八両，另一個說自己喝了五両，加在一起明顯超
過了一斤。這在酒桌上，人喝高了後是常有的事。難道，北大和清華也
都 「喝高了」？這真讓人感到悲哀。

當有的外國名校拒絕招收中國高考狀元的時候，當有的外國名校拒
絕授予本國在任總統名譽學位的時候，中國最著名的名牌大學，卻爭着
通報自己招了多少各省高考 「狀元」，以此為榮。倘若他們招的是全國
高考 「狀元」，還不要樂過氣呀。中國內地名校究竟 「名」在什麼地方
？是 「名」在招高考 「狀元」上，還是 「名」在教學品質、學術能力上
？當然， 「以生為榮」，確實是衡量大學水準的重要指標，可是，一般
卻是指，以從那裡畢業的社會精英人才為榮，而不是以招了多少優秀考
生為榮。北大和清華以考生為榮，實在是 「為榮」得早了些。考生再優
秀，也是人家中學培養的結果，與北大和清華又有何關係？自己招收的
學生，不論過去表現多麼優秀，也是一種相對的低層次的優秀，否則就
不需要到大學深造學習了。他們來到大學，都只是 「人材」而非 「人才
」，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和大學所招收的其他學生，應該沒有多大區
別。中國內地名校還停留在以考生為榮的水準上，暴露了它們同國際名
校之間的差距，這也或許是內地的名校，為什麼還進不了世界名校權威
排名前二百名的一個重要原因。追求表面虛榮，滿足於面子光彩，不是
具有實力大學的應有表現。學生可以講 「今天我以學校為榮，明天學校
以我為榮」，學校也可以講 「今天學生以學校為榮，明天學校以學生為
榮」，如果 「為榮」的順序搞亂了，是要影響各自的志向和發展的。

我想，內地的大學如果真的要創世界一流，就要下決心進行教學改
革，而不是把希望寄託在生源上。大學應該有這樣一種決心，進來的就
是一塊生鐵，出去時也會成為合金鋼。所以，今後還是別再搞這個什麼
「狀元」統計了，那樣既會產生負面的社會影響，也容易鬧笑話，並不

利於大學的發展。倘若為招到 「狀元」而感到高興，自己偷着樂就行了
，有必要張揚嗎？

日
前
，
報
紙
頭
條
出
現
這
樣
的
大
字
標
題
：
﹁中
辦
國
辦
發
文
嚴
管
﹃裸
官
﹄
﹂
。
從
沒
見

過
﹁裸
官
﹂
這
個
詞
，
便
拿
過
報
紙
細
看
。
原
來
，
這
要
算
一
種
﹁新
事
物
﹂
：
有
那
麼
一
種
當

官
的
，
不
僅
在
任
時
貪
污
腐
化
，
甚
至
利
用
手
中
的
權
力
，
早
一
步
把
妻
兒
給
弄
到
國
外
定
居
。

等
真
正
東
窗
事
發
，
中
國
的
老
話
﹁跑
得
了
和
尚
跑
不
了
廟
﹂
就
行
不
通
了
。
他
本
人
的
﹁廟
﹂

早
移
居
到
國
外
，
你
捉
他
、
辦
他
都
成
為
麻
煩
。
再
說
案
子
是
他
本
人
的
，
也
不
能
﹁連
坐
﹂
到

他
的
妻
兒
不
是
？
譬
如
陝
西
原
政
協
副
主
席
龐
家
鈺
，
二
○
○
八
年
就
因
為
他
自
己
的
罪
被
判
刑

十
二
年
，
可
他
的
妻
兒
卻
早
一
步
移
居
到
了
加
拿
大
。
當
初
是
誰
批
的
？
走
了
誰
的
門
路
放
的
人

？
如
此
種
種
當
然
應
該
清
查
，
但
就
算
能
夠
查
清
，
還
有
理
由
引
渡
回
來
麼
？
還
能
幫
助
查
清
楚

龐
本
人
的
這
個
案
子
麼
？
因
為
有
了
這
個
因
素
，
讓
我
們
繼
續
破
案
遇
到
了
很
大
阻
力
，
同
時
在

案
發
地
點
也
萌
生
出
很
壞
的
影
響
。

這
就
是
裸
官
的
心
機
。
他
們
在
任
時
是
很
累
的
，
是
格
外
地
累
心
；
同
時

又
要
格
外
小
心
，
本
來
你
在
當
地
是
吃
香
的
喝
辣
的
、
非
常
優
游
的
一
群
之
中

，
忽
然
你
全
部
的
背
景
沒
了
，
只
剩
下
你
孤
零
零
的
一
個
—
—
這
種
變
更
究
竟

要
分
幾
步
走
，
每
一
步
的
理
由
又
是
什
麼
，
每
一
步
都
應
該
如
何
操
作
？
你
對

周
圍
絕
對
不
能
說
真
話
，
但
這
個
﹁移
居
﹂
的
假
話
又
要
比
真
的
還
真
。
你
要

格
外
處
理
好
上
下
級
的
各
種
關
係
，
每
一
步
都
要
爭
取
到
盡
可
能
多
的
理
解
及

同
情
，
請
問
這
要
花
多
大
的
心
思
與
財
力
？
他
自
己
還
有
心
思
去
搞
好
本
職
工

作
麼
？
或
許
，
也
正
因
為
在
這
上
頭
花
了
心
思
，
於
是
想
﹁堤
外
損
失
堤
內
補

﹂
，
便
不
由
得
加
大
了
貪
污
的
力
度
，
最
後
弄
得
老
婆
孩
子
倒
是
出
去
了
，
自

己
的
案
子
也
發
了
。
妻
子
孩
子
在
洋
人
國
度
中
吃
香
的
喝

辣
的
，
自
己
卻
在
本
國
的
鐵
窗
中
度
日
如
年
，
這
是
不
是

有
些
說
不
過
去
？
走
到
這
一
步
回
頭
再
想
，
人
生
莫
非
真

有
跳
不
出
去
的
怪
圈
？

中
國
出
現
﹁裸
官
﹂
，
其
實
也
不
奇
怪
。
他
們
最
初

是
看
到
別
人
在
這
上
頭
的
成
功
，
人
家
自
己
撈
肥
了
，
老

婆
孩
子
也
進
入
所
在
國
家
的
上
層
，
加
上
自
己
再
過
去

﹁三
合
一
﹂
…
…
於
是
他
在
自
己
的
任
上
努
力
倣
傚
，
可
惜
國
內
防
範
的
眼
睛

比
過
去
尖
銳
了
，
於
是
自
己
這
輩
人
就
很
少
成
功
的
。
他
們
不
死
心
，
鐵
心
再

試
，
於
是
就
把
自
己
給
折
進
去
了
。
其
實
，
他
們
只
知
其
一
不
知
其
二
。
外
國

的
物
質
條
件
的
確
比
我
們
強
，
但
人
家
也
有
自
己
的
文
明
，
更
有
自
己
的
軸
心

。
所
謂
的
上
流
社
會
，
不
是
移
民
輕
易
能
進
去
的
。
人
家
為
了
創
造
自
己
的
文

明
，
也
曾
花
費
了
不
小
的
代
價
，
人
家
是
看
着
今
天
強
大
中
國
的
﹁面
子
﹂
才

蓋
了
﹁准
許
進
入
﹂
的
公
章
，
才
放
你
的
妻
兒
成
為
他
們
國
家
的
﹁旅
居
者
﹂

；
等
混
夠
了
年
頭
，
再
審
查
你
妻
兒
有
沒
有
違
反
人
家
法
律
的
地
方
。
如
果
沒

有
，
人
家
點
點
頭
，
給
你
妻
兒
發
放
永
久
居
留
的
證
件
；
如
果
做
了
犯
法
的
事
，
那
就
很
不
幸
，

人
家
的
法
律
抬
頭
了
，
並
且
當
家
做
主
，
對
你
該
怎
麼
辦
就
只
能
怎
麼
辦
了
。
如
果
你
走
前
一
條

路
，
好
好
當
人
家
的
國
民
，
那
麼
祖
國
也
可
以
不
念
舊
惡
，
放
你
一
馬
；
如
果
你
在
別
人
的
土
地

上
沒
出
息
，
並
且
給
祖
國
丟
人
，
那
祖
國
的
態
度
也
是
嚴
峻
的
，
祖
國
會
勸
人
家
按
照
自
己
的
法

律
辦
事
。

所
以
說
，
移
居
這
件
事
是
沒
有
先
例
的
。
在
舊
中
國
，
在
前
幾
年
中
國
還
不
夠
強
大
的
時
候

，
不
太
聽
說
有
裸
官
的
事
。
也
就
是
在
最
近
這
兩
年
，
才
開
始
有
些
個
人
膨
脹
的
人
，
暗
暗
動
了

當
裸
官
的
心
思
。
其
實
，
當
裸
官
能
有
多
大
的
好
處
呢
？
在
中
國
的
國
內
，
你
想
辦
移
居
之
事
完

全
可
以
正
大
光
明
地
去
辦
。
等
中
國
再
強
大
一
些
，
想
辦
出
去
的
人
會
更
多
，
也
更
公
開
，
更
光

明
磊
落
着
去
辦
。
真
等
到
那
一
天
，
還
會
出
現
今
人
想
不
到
的
事
情
：
外
國
朋
友
想
移
居
中
國
也

會
迅
速
增
多
起
來
。
等
到
了
那
一
天
，
﹁裸
官
﹂
又
會
成
為
一
個
需
要
註
解
的
舊
名
詞
。
而
中
辦

國
辦
的
這
個
文
件
，
也
會
格
外
需
要
註
解
，
否
則
外
國
人
真
會
覺
得
遇
到
了
海
外
奇
談
。

又是驕陽似火的盛夏季節
，馬力去世已整三年，一直想
用文字把對他的思念記下來，
日前與其母親馬老太茶敘，彼
此一一回憶起馬力的生平往事
，促使我提起筆，把心中積壓

多年的話傾訴出來……
我是一九六九年七月開始在筲箕灣新僑中學工

作的，兩年後馬力也來到新僑，同來的還有他同屆
的幾位同學，但我與馬力的交往最久最深，長達三
十多年，直至二○○七年八月八日他病逝……

穗城訣別
二○○七年七月六日上午，我與韓兄（中學同

屆畢業同學）坐上了港穗直通巴士，天氣悶熱，車
內的我坐立不安。兩旁的景物飛速往後掠去，車向
廣州奔馳，天色越來越暗，烏雲團團在低空聚合，
一場大暴雨在醞釀着。

車抵廣州後，我們冒雨來到中山大學附屬腫瘤
醫院十六樓的病房，穿過一套間右轉入一間稍暗的
房間。一眼看到睡在病床上的馬力，鼻子插着管子
，精神倒是不錯的，馬太梁老師在一旁。

「你們倆老遠的，就不要來了……」馬力開口
就說。 「應該的，早就想來看你了，這是問候卡，
我代表全家人祝你早日康復，早日出院！」我上前
一步。馬力接過了卡，仔細地看了，隨即叫梁老師
好好收起。談着談着氣氛輕鬆起來。馬力說到興起
，索性坐起來，三個老同學第二次在廣州相聚，我
們回憶起三十多年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馬力
已入讀中文大學，我們三人結伴回廣州旅行，住在
西堤二馬路 「廣東旅店」，去教育北路 「支港」吃
飯，轉瞬間，三十多年過去了……

「馬力，好好休養三、五年，把病養好，再上
工作崗位，我們等着你。」我忽然激動地說。

「是啊，好好休息，養好病就返香港啦！」梁
老師未等我把話說完，就插嘴，她住在廣州多時，
照料着病中的馬力，勞累操心萬分。

馬力也加入了話題，談到七月一日回歸十周年
，本準備回港參加活動，但醫生勸止了，以防感染
，民建聯成立十五周年慶典也在這天早上剛錄影完
馬力的賀詞，他不準備參加了。

馬力談到病情，肝沒什麼問題，但肺積水，前

天就抽了八百㏄積水，現在用中、西醫最新的方法
來抑止癌細胞，言談間充滿樂觀而堅強的精神。

不知不覺間治療的時間到了，護士推來了輪椅
，我們依依不捨地向馬力告別：

「好好養病，出院後我們去花園酒店飲咖啡！」
誰知，一個月後的八月八日下午，我和韓，還

有張兄正在酒樓茶敘，忽然電視播出了特別新聞報
道： 「港區人大代表，民建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
員馬力先生因患結腸癌，今天下午兩點在廣州病逝
……」不可能，不可能的！消息太突然了，我們被
這消息驚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七月六日廣州一別竟成永別，永別了！
灣頭洗禮

一九七一年的九月，馬力來到了港島東隅的新
僑中學教書，這是他踏入社會的第一份工作。

高挑的身軀，俊俏的臉孔帶着幾分稚氣，更突
出的是言行中流露的一絲絲傲氣，衣着光鮮，一派
公子哥兒的模樣，來到筲箕灣畔。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這裡是香港貧窮勞工階
層聚居生息之地， 「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時到
中環？」大概是最好的寫照。

兩大避風塘漁船群集，彩旗飄飄，從西灣河到
東大街深處山上山邊不下十多條山村，搭建了無數
木屋，柴灣公屋、赤柱、田下灣等都是學生來源，
一批批家長帶着子女，有的兄弟姐妹六、七人齊來
就讀，學校在一天天擴大……

馬力帶着新奇的目光，注視這裡的人和事，投
入到愛國教育大家庭，慢慢愛上了這裡的一切。他
工作認真，熱愛學生，以真誠的態度，全情投入這
艱苦、低薪的教育工作。

新僑這裡有一批文化基礎深厚、品格高尚的老
教師，也有一大批朝氣蓬勃的年輕教師，馬力很快
融入這個大家庭，每當老師們在辦公室議論紛紛的
時候，他總會在適當時候插上精警的一兩句，國文
科老師鍾國俊在辦公室當眾誇讚說： 「馬力，你將
來一定是匹千里馬啊！」

有一次，某老師案頭有一字帖，上面的 「潤」
字在 「王」字下方加了一點，馬力就對大家說：
「這是錯字，不是印錯就是不知誰多手加了一點。

」眾人均反對其說法，有人還說： 「珠圓玉潤」不
就是指玉嗎？應有一點。」馬力於是就拿來其他字

帖對照，一查之下，果然是 「潤」加多了一點。
馬力排除眾議，獨立思考的精神開始受到大家的
注意。

馬力在工餘也不時表現其童真一面。他最討厭
別人摘他的眼鏡，因他近視度數不淺。有一男同事
一次嬉戲中摘了他的眼鏡，馬力事後就替這同事起
了一個難聽的綽號 「屙×昌」，一直流行至今。

馬力熱愛中華文化，也熱愛藝術，尤其喜愛看
各類電影。當時我負責全校推動文藝工作，舞蹈組
有兩位女同學很有舞蹈潛質，剛巧百樂戲院上映雷
里耶夫、瑪葛芳婷主演的莎士比亞名著改編的芭蕾
舞劇電影《羅密歐與茱麗葉》，我倆老早就想去看
了，剛巧這兩個女同學也表示想去看，就買了票與
她們一齊去欣賞，作為對她們的鼓勵，更是為了擴
展同學的眼界，啟發她們對藝術的追求。誰知事後
我們四人都被批判為 「資產階級思想泛濫」。馬力
對此很是反感，深感一些人的無知、幼稚，關在籠
子裡，窒礙着去認識外界，竟連世界文學巨著世界
頂級舞蹈藝術也要去批判一番。

在當時形勢下，新僑仍是不斷發展着，筲箕灣
校舍一層六個課室不敷應用，要進行擴校籌款。老
師們把一個月、幾個月薪水捐出來，家長、社會人
士把一分一毫捐給學校。馬力和我都捐了三個月薪
水，他還藉着其較廣的社會網絡，成為籌款先鋒，
為新僑增添一磚一瓦。馬力同時也很關心學校的發
展，發現校內存在的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教師質素
參差不齊，令教學質量大受影響；校舍擠迫不堪，
學習環境惡劣，再加上有人對辦好學校未能做到心
中有數，主觀強制人事政策，學校面臨着危機。馬
力帶我及韓兄多次找學校上級商談至凌晨。

新僑幾年的工作實踐，令馬力學會獨立思考，
加上其時特有的政治氣候，當有人還是沉醉在 「文
化大革命」狂熱、迷信、短視的時候，在馬力年輕
而火熱的心中，已開始了向更高層次進發，摸索着
一條新的道路！這也是他後來重投校園，用知識充
實自己，武裝自己，解除束縛，逐步走向自由王國
的開始。

新僑中學是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在內外交困
下結束了。但是愛校之火沒有熄滅，在以後的二十
年，不斷有原教師、校友、家長提出應該有一個組
織，重新把大家團結起來。

一九九八年籌備工作啟動起來了，一九九八年
十月三十一日開了第一次非正式的籌備會議，一九
九九年元旦，數十位原新僑、南中、大同老師聚在
一起慶祝元旦，並正式宣布 「新僑中學聯會」成立
，曾榮光老師題字，決定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舉行
成立大會。

馬力由始至終對成立 「新僑中學聯會」大力支
持，四出奔走，出力獻策。成立大會在原 「敦煌酒
樓」舉行，筵開四十餘席，出席者近五百人，教育
界、社會知名人士被邀出席，馬力偕同曾鈺成也在
百忙中參加了聚會。馬力在創會第一期會刊題字：
「涓滴滙聚，共創新猷」表達了對新僑中學的熱愛

和關切的感情。
兄弟情深

馬力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留下子女，但是在
新僑中學工作時，卻結識了我們三個摯友，經漫長
歲月的考驗，彼此關係更勝兄弟。

黃兄七○年代初由太平洋彼岸紐約告別了親人
來到香港投身愛國教育事業，美國大學哲學系畢業
，良好的英語水平，增強了英語教師陣容；韓兄一
九六八年到新僑工作，我遲一年，而馬力則是七一
年來到共事。

有一次工餘四人機緣巧合地討論起林彪事件，
大家不同的觀點、不同的邏輯，在校內爭持不下，
又約在外面的餐廳繼續爭論了好幾個小時，這就開
始了我們四人長達幾十年的友誼。

那些年，四個人常聚在一起，國事、家事、學
校之事無所不談，大家共同的志向都是為國家，為
人民多做好事，我們在學習着、探索着、觀察着，
一步一腳印走着人生的曲折道路…… （上）

好
友
小
青
看
到
﹁請
人
吃
飯
，
不
如
請
人
流
汗
﹂
的
廣
告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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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苦
之
後
，
終
於
管
不
住
自
己
的
嘴
，
﹁請
人
流
汗
是
出
蠻
力
，
夏
天

買
房
才
健
腦
健
心
又
健
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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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個
買
房
人
都
苦
澀
地
笑
了
起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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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都
在
使
用
這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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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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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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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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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
常
聽
人
說
，
﹁沒
吃
過
豬
肉
，
總
見
過
豬
跑
吧
。
﹂
切
身
體

會
買
房
的
苦
辣
酸
辛
後
，
才
感
到
這
句
很
流
行
的
話
擱
在
買
房
這
件
事

上
還
真
不
行
，
﹁豬
跑
﹂
和
﹁豬
肉
﹂
完
全
是
兩
回
事
。

記
得
今
年
三
四
月
份
，
國
家
調
控
房
產
新
政
剛
出
台
時
，
我
高
興

得
整
夜
失
眠
，
心
想
房
價
會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回
落
。
可
是
，
等
到
夏
天

，
我
生
活
的
這
個
頂
多
稱
得
上
是
三
線
城
市
的
小
地
方

，
房
價
竟
然
跟
天
氣
一
樣
，
猛
地
上
竄
，
一
平
米
均
漲

五
百
元
以
上
，
一
下
子
讓
我
和
幾
個
準
備
買
房
的
朋
友

﹁絕
望
﹂
了
，
這
期
間
什
麼
﹁心
力
交
瘁
﹂
、
﹁心
急

如
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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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慌
意
亂
﹂
甚
至
﹁心
灰
意
冷
﹂
等
等
都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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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
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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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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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失
眠
中
心
還
不
死
，
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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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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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上
還
不
停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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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前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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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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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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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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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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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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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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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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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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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
﹂
。
因
這
悲
天
憫
人

的
一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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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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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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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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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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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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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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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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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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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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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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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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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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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了
三
個
多
小

時
，
喇
叭
報
出
的
號
碼
終
於
向
我
靠
攏
，
偏
偏
這
時
小

插
曲
出
現
了
，
我
前
面
的
前
面
一
位
老
兄
壯
膽
說
了
句

公
平
話
﹁你
們
開
個
證
明
，
怎
麼
要
收
一
百
元
？
現
在
不
是
有
規
定
只

收
工
本
費
五
元
嗎
！
﹂
經
辦
人
還
沒
吭
氣
，
他
後
面
的
那
個
大
姐
不
幹

了
，
﹁嚷
什
麼
嚷
？
不
辦
靠
一
邊
去
！
﹂
都
說
熱
天
人
的
火
氣
特
別
大

，
果
不
其
然
，
後
面
人
還
焦
急
地
在
等
待
，
他
們
﹁噼
裡
啪
啦
﹂
就
吵

上
了
。
這
大
概
也
是
國
人
﹁劣
根
性
﹂
吧
…
…

大
家
都
是
人
，
誰
不
想
把
各
種
手
續
辦
順
暢
些
？
所
以
，
買
房
的

過
程
還
能
修
練
人
的
﹁品
行
﹂
：
可
以
把
平
時
趾
高
氣
揚
的
人
瞬
間
變

成
﹁點
頭
哈
腰
﹂
、
可
以
把
平
時
做
事
風
風
火
火
的
人
瞬
間
改
造
成

﹁閒
情
逸
致
﹂
…
…
稍
微
理
了
一
下
，
我
就
感
覺
現
在
流
行
的
任
何
一

種
健
身
方
式
都
達
不
到
夏
天
買
房
的
﹁健
身
﹂
效
果
。

遠
離
誘
惑

陳
洪
娟

世
博
排
隊
記

齊

夫

涓滴滙聚 正氣長存
──紀念馬力逝世三周年 北 望

夏天買房􀎠健身􀎡 趙柒斤

二〇一〇年八月八日 星期日

說 「裸官」 徐城北

北大清華不識數？
趙光瑞

二
○
○
四
年
五
月
，
馬
力
出
席
新
僑
南
中
大

同
三
校
聯
會
，
與
當
晚
司
儀
陳
志
光
、
周
月
齡
合

影


